
 
 
 
 
 
 
 
 
 
 

 
 

 
 
 
 

  
 

  
 

 
 

 

 

 

 

 

 
 
 
 
 
 

 

 
 
   
 
  
 
 
 
 
 
 

 【慧园】瑞是由西医转来治她

的柏金森症的。柏金森症在中医叫震

颤麻痹。瑞这个病有近三年的历史

了，她双手都颤抖，右手比左手抖得

更厉害一些。她吃饭时，常常因颤抖

得厉害，饭还没送到嘴边就掉在地

上。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虽有一

些改善，但症状仍是好了几天又复发

了，经过几次反复后，我开始仔细地

询问她最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给

我讲了缠绕她三年的一个故事，在叙

述过程中，她的情绪由平静到激动，

转而愤怒，接下来是悲伤。就这样，

我才知道她这病症真正的原因，结在

哪儿。 

“我和先生经营一个船舶的集

装箱运输公司，我们在一座岛上有一

栋别墅，与邻居共用一条私人公路，

岛上面只有我们两家。因路面失修，

我们提议两家出钱将路修好，可是邻

家反对，我们只好自己花钱修理。没

想到雇来的工人不注意，将修路的石

头倒在路中央，致使邻居在交通上不

便。他们怀疑我们是因为赌气，故意

这么做的，就将一个属於他们家领

地、对我们回家又方便又近的一个门

封上了，这使得我们回家比平时要多

绕好几英里的路。我先生开始骂骂咧

咧的，一气之下把自来水总闸关了。

水是我们先安装的，为了省钱，他们

从我们这儿再接出去。这一关把他们

的水源给切断了。断了他们的水，他

们几乎气疯了，就在路上倒水泥堆石

头，把我们回家的车道彻底堵死了。

就这样，为了那二千元的修路费，我

们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更令人不可

忍受的是，我们双方都找了律师，这

桩诉讼案持续快三年了，律师费已经

高达 200 万。这三年中，我们不能回

家，他们也无法居住。现在我们的矛

盾已经快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房子

因官司未解决，不能出卖，又无法居

住，且需要维修。”说着话，只见她激

动得手开始颤抖，面发红，情绪几乎

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看到她的痛苦，知道了她的病

反复复发不能改善的根源。怒者，肝

胆痛也，引肝气提逆心火上冲，气逆

而不顺，窒而不舒，伤气，伤神，伤

身。她不知道，与生命相比，此事与

身孰重？其实，这就在人的一念，矛

盾原可以涣然冰释。而今，因不能忍

让，使小事成大，争讼无止，花尽冤

枉钱，只落得烦恼无尽。 
我知道，她的病靠药物是无法治

好的，需要从病的根源来治。我于是

向瑞谈起“忍”，给她讲“退一步，海

阔天空；忍一忍，柳暗花明”的道理。

听了后，瑞告诉我说，如果三年前她

听到这番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我接着给她讲了“真”和“善”，和法

轮大法。我还简单地谈到轮回和因果

业力轮报的关系。她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些，“哦，我的上帝，是不是我们离

真、善、忍实在太远了，才会有如此

不幸的遭遇？是不是我们上一世做了

什么不好的事，实在对不起别人，才

受到今天这种报应？是不是这一切其

实是在提醒我们——上帝让我们做

人，是做一个为别人好的人？” 
她的手停止了抖动。在她离开时

她对我说：“医生，你把我这三年的闷

气和怨恨给理顺了。” 
我没有说什么，望着她远去的背

影，感慨不已，希望她有一日能真正

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和道理。 ◇（文/
玉琳） 

【慧园】福州学使

衙门，本是明朝掌管税 

收的官署。那时，当权的宦官贪婪

横暴，在官署里杀害了许多无辜的

百姓。所以，至今那官衙里还经常

出现怪异的事情。我任福建督学的

时候，奴仆们在夜间往往被惊吓。 

乾隆甲申年(公元 1764 年)，

我的父亲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

说有间房里闹鬼，他就特意住在那

个房间里，竟然夜夜平静，什么事

也没有。 

我劝父亲不要让邪鬼伤害了

自己宝贵的身体。父亲教诲我说：

“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那

是迂腐的，也是强词夺理的。然而，

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

不过阳气的。假如有人被鬼所侵

犯，那必是因为他的阳气敌不过阴

气。而阳盛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

壮和性情粗暴。人的心里，常常怀

着慈祥和蔼，这便是阳气；心里怀

着惨毒凶狠，这便是阴气。心地坦

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狡诈，

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

私谄曲，是阴气。所以《易经》里

把阳比喻为君子，把阴比喻为小

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便

表现为纯阳纯刚，虽遇邪魔鬼魅，

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里炽热的炉

火，无论多坚固的寒冰也会融化自

消。你读了那么多书，曾见过史传

里有行为端正的人和有德之士被

鬼魅侵袭的记载吗?” 

我感谢父亲的教诲。直到现

在，每次回想起来，先父的庭训，

言犹在耳。(摘自《阅微草堂因果
录》)◇ 

【文史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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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园】2002 年 4 月，我与

几位法轮功学员被恶人绑 

架，临时被关押在了公安局的一个地

下通道里。 

通道里暗暗的灯光，映衬着恶徒

们狰狞的脸，他们一个个地询问我们

的姓名，我们拒绝回答。一名恶徒就

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我们身

上狠命地抡去。 

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

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

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

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

咀嚼着…… 

抡着皮带的人停下了手，看着走

过来的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

笑意。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式

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 

我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

这个 6、7 岁年龄的男孩，他依然在

专心致志的掏摸着口袋，心满意足

的品味着……我惊讶于这么小小的

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

漠视着眼前的残酷。 

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

又要抡起皮带的年轻恶徒：“你把孩

子带走！” 

恶徒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

心，我们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

这种场面吓不着他。” 

【明慧网】我是一名大夫，

1999 年春天我在内蒙古赤峰市某

医院实习时，带我的曾祥（化名）

大夫给我们几个实习生谈了一件

令人既震惊又愤慨的事情。 

那是曾祥大夫在北京一家著

名医院实习时的事情。这家大医院

有专门的实验病房，属于内部划

定，不设标志，也不为外界所知，

管实验病房的大夫是一些拿国务

院津贴的专家。当时正进行着一种

叫某某欣的抗生素药物实验。（我

记不清药名了，可能是头孢类抗生

素。）该药品在超出治疗量时有一

种热源反应（高烧）的副作用。当

时有大量肺炎患者被安排进实验

病房（患者和家属并不知是实验病

房）。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哪个

患者被安排进实验病房，由那些老

专家决定。 

曾大夫当时说：“一个大叶性

肺炎，在外边任何医院，用大量青

霉素就完全可以治好，而送到这里

的实验病房就完了。他们会从实验

药物的基础量用起，然后逐渐加

量，直至患者死亡。你们看吧，那

些老教授一来开方子用药，病人的

体温就很快 38、39 度上来了。等

他们一走，体温就下来了（恢复正常

了）。”我们当时问，那些病人怎么不

跑？曾大夫说：“跑？开始他们还以

为给他们好好治疗呢，医院又不许家

属陪床，手脚被用绷带固定了，烧过

两回，全身都是酸痛无力的，怎么

跑？根本不可能。他们只关心他们得

到的那些数据，哪管你的死活。人死

了，对家属说是病情特别严重，抢救

无效死了。” 

我们问：“家属不怀疑吗？”曾

大夫说：“怀疑？人们大部份都认为

这么著名的医院这么好的条件都治

不好，别的医院更白搭。他们就是利

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才能这么干

的。” 

“医院这样害人就没人说、没人

管吗？”曾大夫说：“管？那些老教

授本来就是拿国务院津贴的，这是国

务院让做的实验，谁来管？知道的人

不敢明说，都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我

们几个实习生在一边有时也说‘又来

了当干粮的了’，患者家属被说的一

愣一愣的，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中国许多药物的数据是不是以

成百上千的无辜患者的死亡为代价

而得到的呢？这个问题想起来让人

不寒而栗。◇ 

那一刻，我从内心为他感到悲

哀，我仍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

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

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

性地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

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

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

的尊严！” 

他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

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

呆看着他。 

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展开皮

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拎

起了孩子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

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

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

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 

孩子转过身来，扬起小手，稚气

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

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尽头的时候，

那位年轻的父亲转过身挥动右手向我

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出了

地下通道…… 

后来，知情的人们告诉我，那是

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

他再没有挥舞过皮鞭。◇（文/大陆法
轮功学员） 

忆苦思甜 
文/秋莲 

一九六几年，东北一老农。 
忆苦思甜会，上台语由衷。 
还是过去好，东家饱饭供。 
常吃粘豆包，干活力无穷。 
如今吃不饱，饥肠肚子空。 
话还没说完，就被台下轰。 
实话实说错，老农被搞懵。 
共产坐天下，你得假大空。 


